
““泊头桑泊头桑椹椹””杯杯··全民读书大赛全民读书大赛

征文邮箱征文邮箱：：857171805857171805@qq.com@qq.com
电电 话话：：03170317--31557023155702
演讲演讲、、视频邮箱视频邮箱：：hxyxyszx@hxyxyszx@163163.com.com
电电 话话：：1513176006915131760069

责任编辑 杨静然
电话 3155702 电邮316246709@qq.com

2023年4月4日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闰二月十四P6 万家灯火

WANJIA DENGHUO

范凤驰范凤驰范凤驰：：：唤醒沉睡的历史唤醒沉睡的历史唤醒沉睡的历史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寇洪莹

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早上 4时多，“滴—滴—滴”，闹
钟刚响过一两秒钟就被迅疾按停，范
凤驰睁开眼，已经没有丝毫睡意。读
书、写作、整理史料……这些年，他
的每一个清晨，都是这样度过。

完成了这些，已经 7时多，范凤
驰随意地抹一把脸，冲一杯浓茶喝
上，便整装出发了。这一天，他要去
齐桥镇小炉村拜访几位老人。

这些年，一辈子从事泊头红色
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凤驰，往返于市
区和各个村落的次数，越发频繁起
来。他在乡间寻找抗战期间泊头的
战斗遗址，挖掘整理先烈的事迹，
搜集各类文史资料。一段段鲜活生
动的革命往事，在他的不断追寻
下，拂去历史的尘埃，有了清晰而
真实的面容。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到访小炉村
了。几年前，就曾来过。那时，村里
还有几位身体健康、意识清醒的老
人，听说有人想了解小炉战斗的经
过，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讲述。如
今，知情者相继离世，了解那段历史
的人也越来越少。

即便采访不是很顺利，触摸着这
里的每一寸土地，也让范凤驰激动不
已。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向他诉说
着过去那段光辉的历史。

“1941 年 4 月 10 日，在小炉村，
冀中军区 23团和交河县抗日游击大

队，英勇击溃日伪军，取得了一次性
歼灭日军 100余名、伪军 70多名的辉
煌战绩，这就是闻名华北的小炉战
斗。”范凤驰说，这是交河县8年抗战
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受到八路
军总部及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段往
事鲜为人知，即使是党史资料，也记
载寥寥。范凤驰知道，再不抓紧时间
整理，有些东西恐怕就永远湮灭了。

“抢救这些故事，就是在抢救泊头
的历史文化。”从此，他踏上了一段红
色文化之旅，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守
望者。

红色信仰播下红色种子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么范凤驰的
信仰一定是红色的。

他出生在四营镇西交河村，这里
曾是抗战老区。而他的父亲是上世纪
40年代村里唯一的师范毕业生，还曾
参加过儿童团。从小，范凤驰便聆听
着红色故事、沐浴着红色思想长大。

“父亲有好几箱子书籍，除了两年
的《解放军画报》外，还有《红岩》
《红旗谱》《红日》等书籍，都是经典
著作。”他说。

一颗红色火种，深深地种在范凤
驰的心里，生了根。

从河间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走上
讲台，一干就是12年。他一边教学一
边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史
料，这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
基础。后来，他被调往泊头市委办公
室，每天埋首公文，写作水平不断得
到锻炼提高。

上世纪90年代初，范凤驰把目光
投向了泊头当地历史。

“当年的泊镇，津浦铁路穿过，还
有运河，所以交通发达，是津南重镇
之一，有着很高的战略位置和战略价
值。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津南农民
自卫军，还有泊镇九师成立党支部、
冯泊战役等一系列的革命事件发生。”
他越了解越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片
热土历史底蕴深厚，还有许多亟待挖
掘的历史文化遗产。

2002年，范凤驰调任泊头市文化
局局长。他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泊
头红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其间，
他利用业余时间，遍访全国著名的红
色革命遗址。出差路上，也要顺路走
访当地革命纪念馆，了解当地的红色
文化。他曾 4次到访延安，毛主席的
谆谆教诲犹在耳畔；他游红都瑞金，
聆听那些革命先烈如何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苏区；他到东北，在杨靖宇烈
士的墓前鞠躬、献花，表达敬意……
红色文化，早已深深融入范凤驰的血

脉。
2012 年 退 休 后 ，

范凤驰来到泊头市关工
委，开展了对泊头红色
领域的细致研究，参与
了泊头市政协组织的
《泊头红色记忆》、泊头
市“老促会”组织的
《泊头革命老区发展
史》编纂工作，主编了
《泊头抗战故事选》等
多部历史丛书。

那时下乡，出行全
靠一辆自行车。出行
前，他做足了准备，每
到一个村落，就把年长
的老人聚到一起，在大
家的记忆中勾勒出村子
的历史、战斗遗址、英
雄往事等。就这样一个
村一个村地行走，历时
5年，45.5万字的《泊
头文史丛稿》 和 40万
字的《泊头人文摭述》
两书也相继诞生。泊头
的 600多个村庄，大部
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个人和十
余座纪念馆

有人说，范凤驰是
泊头文史界的一面大
旗，想要了解泊头历史，离不开他的
研究；也有人说，范凤驰把泊头历史
从故纸堆拉回到人们的身边，把历史
变成了一座座触手可及的历史纪念
馆、一件件富有温度的文物。

一直以来，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
的认识仅限于泊头。其实，它成立于
1941年，先后五易其名、13次变更工
作驻地。泊头是最后一个工作驻地，
也是领导城市工作极大发展和工作成
就最为卓越的时期。

经过 3 年努力，范凤驰几上京
津，多番寻找亲历者、知情人，为华
北城工部丰富了肌理和血肉，让这段
历史更清晰、更有力量。

“泊头只是华北城工部的驻地之
一，肃宁北曹庄，沧县韩郑庄、高庄
子，沧州火车站，都曾是城工部的驻
地。”他说，2018年，泊头市委、市
政府准备对华北城工部泊头旧址进行
修缮，邀请他整理有关史料。他几赴
京津和华北城工部其他驻地，采访亲
历者和知情人，参阅十几部相关书
籍，不仅参与完成《城工部在泊头》
一书，还帮助修缮了华北局城工部泊
头旧址纪念馆。

而这只是他参与建设的红色纪
念馆之一。为研究泊头历史上的南
杨庄、军王庄地下医院，他几次下
乡，走访乡亲父老；为建革命纪念
馆，他除了承担馆内的文字介绍，
还多地搜集老物件；为了一个解不
开的谜团，他埋首书海多日不出
门。在关工委领导下，他先后主管
建成了泊头烈士纪念馆、交河革命
纪念馆、南汉忱纪念馆、西辛店抗
战纪念馆等红色文化纪念馆……这
些纪念馆或建在市区，或散布于乡
间，犹如一颗颗历史遗珠，串联起
了泊头深厚灿烂的历史。

而今，这些纪念馆已成为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访者络绎不绝。

150余万字的红色记忆、10余座
革命纪念馆，是这位66岁老人的红色
情怀与历史责任交织而成的荣光。在
红色文化搜集的道路上，他走过的每
一个村庄、寻访的每一个故事，都那
么有情有味。

范凤驰还将参与建设白庙战斗纪
念馆、黄屯红色纪念馆、王武庄革命
纪念馆……这些红色梦想属于泊头这
座城，也属于泊头百姓。

66 岁的范凤驰，眼

神里有种光，是那种很

亮很亮的光。尤其在谈

到 泊 头 历 史 、 红 色 文

化、抗战英烈的时候，

眸子里的光尤其明亮。

为探寻泊头历史文

化，多年来，他创作整

理了数百万文字，成书

40 余套。年逾花甲，仍

奔走于各个村落，帮助

筹建红色革命纪念馆。

笔耕不辍的范凤驰，为

他挚爱的事业执著着、

奉献着。

“快吃饭吧，春天风大，在外面刮
这一天，牙都白了好几号。”妻子看着
安贞锋那张吹得跟盐碱地似的脸，那
双裂了好几个大口子的手，把热了好
几遍的饭菜端到丈夫面前，语气里满
是心疼。此时，家里的时钟已经敲响
了零时……

这样的画面不是偶然，而是 20多
年来时常发生在他们家的事。安贞
锋，现为国网南皮县供电公司王寺供
电所的一名职工，万家灯火的背后，
有他不知疲倦的身躯。

采访前，从施工现场赶来的安贞
锋，头发被安全帽压得贴着头皮，一
身深蓝的工作服上都是土。说起话
来，一脸憨厚的笑。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接到报修，
小安都会马上赶到现场进行电路维
修，保障了我村的用电问题，小安真
是个好人呀!”刘夫青村民董振福激动
地说。

那是 2018年 7月的一个中午，董
振福打来电话急催：“小安，我家怎么
没电啦？今天情况特殊，80多岁老父
亲刚动完大手术，害怕天热让伤口再
次发炎，得一直开着空调。赶紧让室
内温度降下来，你快想想办法!”挂掉
电话后，正在吃午饭的安贞锋马上放
下碗筷迅速赶到董大哥家。烈日炎

炎，顶着接近 40摄氏度的高温，抢修
了半个小时，董大哥一家人终于用上
了“凉爽”的电，给他们解了燃眉之
急。

2021年三伏天的一个上午，辖区
内一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村内大部分
用户停电。为了尽快恢复供电，安贞
锋5次爬杆，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裤。他
排除变压器故障，又快速爬上电线杆
更换导线。已是中午 12 时左右。当
时，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顾不上
去擦，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坚持
住，只要不中暑晕倒，就得集中精力
尽快恢复供电。在抢修过程中，他左
肩膀撞到了横担上，一阵剧烈的疼痛
让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皮肉擦伤。恢
复供电回到单位后，左锁骨和肩膀已
经肿得像个大萝卜，这才急忙赶往医
院，确诊为锁骨骨折。

20天后的一天凌晨四点半，还在
睡梦中的安贞锋被电话铃声吵醒。原
来因为下雨，村里有个包子铺的电闸
出现了故障。为了包子铺早晨能正常
营业，他没有顾上妻子儿女的心疼，
再一次迅速赶到了现场。

还记得 2021 年 2 月的那场大雪，
从下午一直下到了第二天中午。所长
王铁忠和党支部书记盖林带领全体电
工兵分三路，巡线抢修。晚上 22时，

地面积雪已有 10多厘米
厚，部分线路已经出现
故障。风雪打在他们的
脸上身上，一个趔趄就
在雪地里打上几个滚
儿。因积雪太深，机械
跟不进去，他们只能人
工爬杆。冰凌包裹的电
线杆，脚扣根本挂不
住，他们一边爬一边用
布擦冰雪，用身体和衣
服来融化冰雪，继续上
杆接线。

手冻麻了，就互相
搓搓；脸僵了，话都说
不出来，就用手比画。就这样，一行
人，行走在风雪的乡村夜。当3条4000
米主线路都修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
时。

在抢修主干线路的同时，安贞锋还
不时接到村民们自家线路故障的报修
电话。修完主干线后，他休息片刻，
就赶往了村民家里。还是风雪中的跋
涉，当看到一双满是泥水冰凌的雨
鞋、肩膀上驮着半寸厚的雪、脸已经
冻得青紫的安电工时，村民们感动得
连连道谢。

村民口中的小安已经是大家的
“亲人”，在忙碌之余，他还针对留守

老人和儿童居多的农村现状，利用休
班时间，上门对老人走访宣传安全用
电常识，耐心讲解查询电费余额、网
上缴费等基本使用方法，极大地方便
了用户。此外，他还向学校、个体工
商户普及电价优惠政策知识，让他们
使用最合适的用电方式，切实保障用
户的权益。

采访最后，董振福拿出了一首写给
“安贞锋们”的诗：没有豪言壮语，也没
有特殊的扮装，虽然不是金子，人人都
在发热发光；他们像战士，哪里需要，
就冲锋到什么地方；春日的狂风中有他
们不知疲惫的身影……

安贞锋安贞锋安贞锋：：：守护守护守护“““万家灯火万家灯火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斐斐齐斐斐 摄影摄影 王王 雪雪

现在想来，我读书的习惯遗传
自父亲，但这也是他给予我的最大
财富。

虽然著作尚不覆履，我读书却
足以等身。父亲骄傲地称，打小就
看出我是吃皇粮、拿笔杆子的人。
他嘴里的“文曲星下凡”，不过是
自编自演的童话。我抓周时，他拿
出一本书和一把镰。或许怕伤了
我，镰被放置好远，抓书成了我唯
一的选择，这却让他骄傲了很多
年。

父亲喜欢读书，书读得也好。
只可惜，因成分问题，他读到四年
级就辍学务农了。那个年代，肚子
都填不饱，更别提读书了。还好，
乡人伶牙俐齿。干活时，你一嗓子
我一嗓子，那些英雄豪杰就卷着泥
腿跑出来。歇息时，你一句我一
句，那些鬼怪神仙一个个明眸善
睐。

父亲戏文唱得好，故事说得也
好，有事没事，就长腔短调地说
唱，也打开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在那精神匮乏的岁月，父亲用一个
个神话、传说和故事，把我哺育得
十分茁壮。

后来，有了大喇叭和收音机，
父亲这样的说书人也失业了。大家
围坐在一起，搭乘着一个故事，在
时光里沉浮。于我，父亲的说唱也
失去了魅力。他刚开口，我就不耐
烦，数落他不如谁谁！也是从那时
起，父亲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从我
的精神导师，变成了患难兄弟。

我听书很馋。有次放学，经过
邻村，大喇叭里在说 《三国演
义》。我靠着电线杆，听得入了
迷。父亲来找我吃午饭，却和我一
起听起来。最后，母亲出现了，拿
根荆条，赶鸭子般把父子俩抽回
家。为此，我们懊悔了很久——因
为错过了赵子龙七进七出大战长坂
坡。

生活慢慢好起来，除了能吃

饱，还有书看。我和父亲却显得
“不务正业”——这是母亲痛心疾
首的评价：老的不正干，看看看，
看书可管当饭吃、可管当钱花，让
你种地真是屈才了；小的不学好，
看看看，作业做完了吗？考了多少
分？看那闲书能考上大学吗……

一通训，书没收。父亲被罚
干活，我背课文。母亲咬咬牙，
舍不得撕书，就藏起来。可这难
不住我们！于是乎，又偷偷摸摸
窃读，读到忘情处，母亲再一次
出现……

大伯是老师，藏书很多。父亲
就怂恿我去借，借不到，就窃。在
知道孔乙己前，父亲就让我明白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
事，能算偷么”。书到手，还要防
母亲。待到晚上，父子俩躲在被
窝，秉手电夜读。我读得快，父亲
慢，读着读着，我就等不及父亲
了。

我翻过去，父亲翻回来……争
吵逐渐升级。结果往往是，母亲抢
过书，各打一顿。

我识字少，遇到陌生字，就
问父亲。他不会时，就会意地
读，我也会意地学。直到现在，
我的拼音都很差。朋友戏谑我，
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说得我心
酸眼涩，浮想联翩。哎，说了他
们也不明白，我的语文是只上到
四年级的父亲教的。而我亲爱的
父亲，自学却未成才。

如今，我疏于交际应酬，唯独
喜欢读书写字。这让我显得奇葩，
也很孤独。父亲也是，虽然母亲不
再干涉他读书了，可拿起书，读着
读着就睡了。和我一样，父亲的床
上也堆满书，也经常会梦见过去：
父子俩躲在被窝里争书看，总被母
亲发现……

遇到喜欢的书，我仍会买，一
本本寄给父亲。人生漫漫，我不能
时刻陪他了，但书可以。

人生漫漫人生漫漫 以书相伴以书相伴
葛亚夫

读高中时，学校旁边开了一家
租书的门店，里面的好书非常多。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在书中放置
磁条，通过扫描就可以记录借书
的信息。每天午饭后，我都去书店
看书。别人做的是买卖，而我又舍
不得每天一毛钱的租书款，因此，
每次进店，我都会找一个偏僻的角
落，看一会儿换一个地方，生怕老
板认出了我。就这样战战兢兢地看
了半年，因为看书的人多，借书的
人少，没多久，书店就关门了。

高二下学期，学校门口来了
一个摆地摊卖书的中年人。他每
次都蹬着一辆枣红色的三轮车，
车上整齐地码放着很多书。他将
卸下的书摆在铺好的一块布上，
接着就专心地看自己手里的书了。
我几乎没看到过有人会买，可他每
次还是洒脱地来，又洒脱地走，不
厌其烦地将一本本书卸下，又一本
本装回去。他的书摊不大，却有不
少好书。《美文》《读者》《青年文
摘》……有一本叫《大中专青年文
苑》的杂志，让我了解了西北大风
呼啸、旌旗猎猎的壮观，神交了蒙
古族人民的爽朗豪迈。通过 《美
文》，知道了陈忠实、贾平凹、莫
言、毕飞宇等不少知名作家。那段
时间，我开始学习美术。虽然手头
不宽裕，买书的钱还是能挤出来
的。每次放假返校时，我都能带回
120元的生活费。这里面既有吃喝
的开销，也包括买绘画工具的费
用。每次到学校后，我都会在文具
盒的最底层压 5元钱，无论多难，
也不能动，这是用来购买过期杂志
的。

整个大学阶段，一直过着三点
一线的生活。不在宿舍，就在画
室；不在画室，就在图书馆。那段
日子，是我见到书最多、读书最勤
奋的时期。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
可借 4本书，我的借阅卡上每周几
乎都是满着的。从那时起，我就喜
欢把贴墙的那半边床摞满书。这

样，在床上小憩的时候，也可以随
手抄起一本书来翻看。大学毕业的
时候，我把能扔的东西扔了，能卖
的东西也卖了，唯独几年攒下的两
麻袋书，跋山涉水1000多公里，跟
我回了家。

我从来不纠结读书的地点，图
书馆可以，书店可以，办公室可
以，无人的旷野可以，外出坐在公
交车上也可以。

前几年，还未定居沧州，每个
假期，我都要在河北和山东两地来
回穿梭。因为没有直达车辆，需要
在济南火车站换乘。我时常故意把
换乘时间延长，在候车室等待的那
一晚，就是阅读的绝佳时机。即使
候车室的人熙熙攘攘，也不能阻挡
我读书的热情。找个空闲的座位或
盘着腿席地而坐，掏出书来，就有
了自己的小天地。行走的皆是过
客，嘈杂的只是声响，唯有手中的
书本才是自己互动的伴侣。待到东
方既白，手中翻阅书卷已过半。简
单收拾行囊，按着车票信息的指
引，来到自己要乘坐的那节车厢。
行囊安置好，剩余的半卷书旋即打
开。伴着整个车厢似醒非醒的朦
胧，伴着送餐员的叫卖和餐车轱辘
滚动发出的轰鸣，阅读就这样开始
了。

工作后，虽然工资微薄，我却
时不时从干瘪的钱包里挤出些买书
的钱。如果看到了喜欢的书，不想
办法拥有它，内心会生出不小的悔
意。每当翻开带着墨香的书纸时，
听着手掌摩挲书页的沙沙声，内心
无比得踏实。

成年后，尤其是工作以来，身
处异地，与家乡亲人的距离似乎日
益渐远。常常在梦中回想起一些过
往的事情，梦醒后内心又显得空落
落的。于是，我就会从案头抽出本
之前读过的书再看一看，品咂一下
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所带给人的味
道，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故土，回
到了那些逝去的旧时光。

有书作伴好还乡有书作伴好还乡
王连想

右为安贞锋右为安贞锋

开栏话开栏话：：
择一事择一事，，终一生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不为繁华易匠心。。

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脚踏实地做人他们脚踏实地做人、、专心致志做事专心致志做事，，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

用心耕耘用心耕耘，，执著坚定执著坚定，，诠释着诠释着““干一行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精一行””的匠心精神的匠心精神，，为社为社

会进步创造着不凡的价值会进步创造着不凡的价值。。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本刊开设本刊开设““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栏目栏目，，让我们让我们

走近他们走近他们、、致敬他们致敬他们。。

田宝春田宝春 摄摄


